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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册 说 明

本册系根据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联合出
版的《拉贝日记》修订而成。

正如日本知名学者横山宏章所评价的，《拉贝日记》是关于南京大屠
杀的“超级资料”。它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逐日编年史和百科全书。

抗战全面爆发时的德国，是中、日两国的共同朋友，一方面，它是日
本的全球战略伙伴，另一方面，它与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密切合作。德国的此种角色，是拉贝被南京西方人士推举为安全区主席
的重要背景。

当然，出任这样一个难度极大的职位，与拉贝本人在中国生活近３０
年、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有关。当各方面要求他离开南京时，他的回答
很干脆：“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２０
多万平民。”他舍不得那些满怀信任、指望得到他庇护的最贫穷、最无靠
的南京人。

拉贝卓越的领导、组织能力，使他在日军残暴的肆虐下，能够维持安
全区最基本的运转。安全区虽然充斥暴力与犯罪，但所有人都承认，如
果没有拉贝，情况将会更糟。所以，尽管安全区中每天只能喝稀饭，还有
日军带来的恐怖，但中国难民一直不愿意离开。而当拉贝准备回国时，

３０００名妇孺哭喊着挽留他们的“菩萨”。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经历，

使他超越了作为一个汉堡商人平淡无奇的生涯，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
不能抹煞的一页。

《拉贝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核心价值在于它证明南京大屠杀是
客观的存在。尽管也有少数日本右翼“检证”过日记的历史效力，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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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反而反证出自己的狡赖与仓皇。其故焉在？拉贝是一个商人，但
他在当时就清楚地意识到：南京大屠杀必将载入史册。所以，他以历史
学家的严谨，进行了日军暴行的记录工作。他所记录的大量日军暴行，
有详细的时间、地点、情节和证人、证据，这些要素，与这些年发现的各种
中、外资料互相映证，并无可疑之处。通过《拉贝日记》，我们可以在头脑
中清晰地勾勒出一幅人间地狱的惨境。

日军对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生命的剥夺，是拉贝十分关注
的。拉贝说，安全区的２５万难民，每一个人都可以证明日军难以形容的
暴行，在他的记载中，大量平民毫无原因地被日军杀害，每一个日军士兵
都成了中国人生命的主宰。成百上千的人被认为当过兵而在拉贝眼皮
底下被处决。杀人情节难以用笔墨形容，比如为了“节约”煤油，日军将
中国人烧得半焦后甩入池塘；为了不让外国人听到枪声，日军宁可用刺
刀屠杀中国人，用机枪扫射成为“人道”的处决方式。透过《拉贝日记》，

我们看到，日本军方和外交人士当时就得知南京发生的惨案，吉田茂在
伦敦时，他虽为日军过去的“严明军纪”进行辩护，却也只能对关于日军
虐杀行为的报道虚伪地表示“遗憾”，吉田茂“遗憾”而不能反驳，使人联
想到著名的“广田电报”所提到的屠杀３０万中国人的恐怖数字。日军还
企图对屠杀进行掩盖，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均被告知不得说对日军不
利的话，拉贝临去上海时，日本在南京的外交官也反复告诫、“引导”、威
胁。但拉贝敏感地注意到上海日军控制下的《新申报》关于日军消灭六
七万国民党军的报道，这和红字会的埋尸报告一起，使他意识到日军
在安全区的暴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行，是拉贝日记记录的重点。那些使人无法
卒读的文字，把一个兽性集团的真面目暴露于世。通过日记，我们得知
日军仅在拉贝工作的安全区及其附近，就进行了２００００多起性暴力犯
罪。上至７０多岁的老妇，下至几岁的儿童，均是他们施虐的对象。而情
节之恶劣，超出任何想象。安全区官员的眷属被强暴，日军同时强迫男
人们站立在旁；警察的太太每天被强暴４０余次，数十天后终因阴道大面
积溃烂而被日军丢弃；产妇、孕妇，乃至鼓楼医院每天从事救助工作的护
士也被强暴；强暴无时无地，大白天，在校园中，当着上万难民的面，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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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尤可恨者，前来南京“维护秩序”的日本大使馆的警官也以要人洗
衣服为名，在难民中挑选年轻漂亮的女性。大量的女性被日军蹂躏后惨
遭杀害，日军甚至用高尔夫球棒、酒瓶、竹竿等器物对女尸施虐。日军的
性暴力还造成受害者感染严重的性病和意外怀孕，这使她们的身心痛苦
愈加严重。

抢劫和伴随而来的纵火，在《拉贝日记》中记述甚详。除交通部和郊
区一些地方系国民党军为焦土抗战、扫清射界而主动焚烧外，市区绝大
部分地区为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使然。日军还大量扣留安全区获
得的粮食。日军对南京经济的彻底破坏，使经历了屠杀的南京市民承受
了巨大的生活上的痛苦。南京大屠杀，使本为中国首善之区的现代化进
程遭到彻底破坏。

《拉贝日记》是对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
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它的出版，既是对
南京３０万遇难同胞的纪念，又给至今还否认历史的日本右派势力一记
沉重的耳光。

此次修订，在保留原译文字的基础上，统一了西方人士人名，订正了
一些中国人名和地名，修正了少量不当的翻译，删除了几处不必要的注
释，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张　生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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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绳

　　６０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
犯严重罪行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
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
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

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
共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这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友人亲身目
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
变６０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
出版面世，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ＪｏｈｎＨ．Ｄ．Ｒａｂｅ）于１８８２年出生于德
国汉堡。１９０８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
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３０年，他的子
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
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
民抱有深切的同情。１９３７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
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

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
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２５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
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６００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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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
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１９３８年４月回到德
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
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
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
留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
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

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
贝还精心保存了８０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
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
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德国
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
替的特殊作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
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
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
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对侵华日
军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
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２０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产
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
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
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

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
统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众多
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
胜利。拉贝作为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
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
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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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播，再一次向
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
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前　　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
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
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
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
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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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

人来说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
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
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
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
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您倾听下面的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
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①。虽然我健全的理智
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一刻总会用一句
“得啦，约翰尼②，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
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３０年！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
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
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

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
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
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
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
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１９３７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

①
②

“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个词。
拉贝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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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
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
烟台①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

１９３７年６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驶到天津，我便
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个
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
的保护就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
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
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
一个盥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
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咒骂它。

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
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
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
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
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
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
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
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小时路程），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
乎没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岛请人给我预订
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在考
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
的进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
炸，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
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８日，

① 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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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夜幕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１５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晚了一会儿。
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
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
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
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
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人
的小船。从白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送
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
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
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
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
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
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
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
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
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
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
用。于是，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
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
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
生是我的老朋友。１９１９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
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

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９家小酒馆和３所教堂，好
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
喜欢的人。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
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
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



４　　　　 拉 贝 日 记

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
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Ｗｅａｌｗａｙｓｓｔｉｃ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
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
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
瑟出去寻找，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
岛素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
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
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
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
所有地方一样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
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
斯”①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
（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
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
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
妙的：南京在８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

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
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
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

① Ｍｉｓｓ（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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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

记了战争。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
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
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

冯·拉梅灿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
施特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
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
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
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这男孩倒
是安然无恙，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

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

后者已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
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
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
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
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
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
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
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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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
京。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
说，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
那里很吃香。

１９３７年９月７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４０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１０天半时

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

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
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
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
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
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
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７日德国大使馆给
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
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
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
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
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
很平静，直到———

９月１９日、２０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４次空袭中受

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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